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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61722563]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β收敛模型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上金融科技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大，但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协调性逐渐增强，整体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各区域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最大。（2）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均值为56.79%，是中国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3）从中国整体视角来看，考察样本期间内金融科技发展始终处于收敛状态。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均存在明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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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5921614]Abstract：In this study,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FinTech development a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β convergence model based on China's FinTech development data from 2011 to 2020. As revealed by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1) the gap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in the overall FinTech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ever,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shows a downward trend on the whole, the coordination is gradually enhanced, and the overall gap is gradually narrow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inTech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2)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net worth between regions is obtained as 56.79%, which largely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nTech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n China. (3)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China, the FinTech development has constantly been in a state of converg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ampl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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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规划》中提出“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服务渠道、完善产品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融资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突飞猛进，金融服务效率与可得性大大提高。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金融服务已基本上实现城乡全覆盖，移动支付普及率居全球首位。银行等机构利用大数据开展智能风控，减少对抵押物的依赖，极大提高融资可得性[1]。据统计，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领域融资共1913笔，募集资金345亿美元，约为2015年同类融资规模的2倍。全球金融科技采纳率从16%增至60%，显示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供需显著增加，企业技术研发成果加快市场转化，带动金融业务日益智能化。金融科技之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金融科技在2010年增长非常迅速；在2010-2018年期间，全球对金融科技的风险投资从约18亿美元增加至560亿美元[2]；第二，金融科技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IFC）中受到政府和私人参与者的积极推动，占领新市场并开发新功能以增强其国际金融公司地位的机会；第三，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便利性以更好地满足客户对金融产品需求；第四，金融科技对重塑全球生产和金融网络以及较贫穷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科技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金融科技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时代 [3]。金融科技1.0（1866-1967年），金融服务业虽然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至少在公众看来仍主要是以模仿为主的行业。金融科技2.0（1967-2008年），用于通信和交易处理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日益将金融从以模仿为主的行业转变为数字行业。到1987年，至少在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不仅高度全球化，而且已经数字化。传统受监管的金融服务行业主导了金融技术发展，并使用技术来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自2008年以来，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形成（金融科技3.0）。初创公司和成熟的技术公司已开始直接向企业和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和减少金融市场摩擦 [4]，同时也可提升金融市场产品多样性，满足不同群体对金融产品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地域宽广，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差距比较大，东部地区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那么金融科技是否存在地区间发展的差异以及异质性，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收敛性，弱化地区间差距是值得深究的话题。
[bookmark: _Hlk61723292]金融科技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为其收敛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由于各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存在，欠发达地区才能够不断挖掘自身发展潜力，逐渐追赶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收敛性。有鉴于此，利用2011-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数据，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全国范围金融科技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大，但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协调性逐渐增强。各区域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最大。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是中国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从中国整体视角来看，考察样本期间内金融科技发展始终处于收敛状态。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均存在明显的差距。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构建金融科技综合发展指数，指数涵盖的内容更广更全面，更能真实反映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第二，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计算金融科技的区域内差异贡献、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以此挖掘出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第三，运用收敛模型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收敛性特征，为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多层次合作提供参考。

1  文献述评
随着金融科技不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不乏有高屋建瓴的文献对金融科技进行深入分析，对厘清本文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针对现有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本文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便于更好的了解金融科技研究动态。
从微观层面而言，金融科技运用技术来提供新颖和创新的金融服务，通过对家庭财务状况进行实时管理，具有使家庭受益的潜力[5]。这些创新服务通过新的贷款和投资管理服务形式影响整个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6]。金融科技对家庭贷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贷扩张将增加家庭消费，刺激增长，尤其在大萧条[7]等经济衰退时期尤为关键。此外，信贷扩张可以为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二是过度的信贷增长和杠杆作用可能导致金融危机[8]。金融科技为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家庭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对于规避风险的投资者而言，金融科技的运用已降低了搜索和信息成本[9]，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专业投资建议，这会使金融服务更加普遍，扩大更多家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对于偏好风险的投资者，金融科技能够在短期内将投资者的需求暴露给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初创企业和小型企业，从而将投资者转变为风险资本家。
Foerster et al [10]运用加拿大家庭数据研究发现，实际的财务顾问会以较高的价格提供有限的投资建议（估计每年花费2.5%的费用）。此外，他们对客户的资产分配影响不大。有证据表明，金融科技服务已经改变了家庭投资者的投资组合。Sumit et al [11]认为，金融科技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是缺乏投资经验和主要持有现金资产的家庭投资者。这表明，金融科技服务能够使那些金融知识水平低，投资知识有限的人受益。采用该服务的家庭投资者也可以从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中受益。D’Acunto et al [12]使用来自印度一家大型经纪行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服务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具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特征，使用者更加活跃，所管理的资产数量更高。由于经纪行利用自动咨询技术来寻求最大化家庭投资者的夏普（Sharpe）比率，因此，投资者一直坚持未分散投资的组合表现出更高的回报率和更低的波动性。对于迄今拥有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而言，波动性较低，倾向于频繁交易。总体而言，采用智能顾问的人不太容易出现诸如行为倾向，趋势追逐和排名效应等行为偏见。Jung et al [13]研究表明普通大众对金融科技服务的使用率很低，最受益的群体是那些预算较低缺乏经验的家庭。对于没有使用金融科技服务来投资的群体而言，可能归因于对银行的信任度低，对透明度的期望很高，以及不愿参与投资活动。因此，要想增加他们的使用率，必须改善使用的体验。金融科技也能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幸福感 [14]。Belanche et al [15]认为家庭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是使用机器学习的主要推动力，家庭投资者在决策中不仅考虑成本和收益，还考虑了同龄人和其他社会规范。
[bookmark: _Hlk58229567]从中观层面而言，孙旭然等 [16]认为金融科技发展加剧银行竞争，改善信贷信用结构与期限结构，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缩小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距，从而增加了大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 [17]。对于整个银行业体系，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18]。金融科技投入虽然能够通过降低成本收入比提升上市银行总体盈利水平，但对各类银行的资产利用效率均影响甚微 [19]，对成本效率的提高存在阻碍作用 [20]。当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的挤出效应大于技术溢出效应时，金融科技能显著降低银行经营绩效 [21]。金融科技可通过提高消费需求进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 [22]，其发展可显著增强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23]。金融科技除了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还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24]。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推动企业成长，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会对企业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25]。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 [26]，银行可借力金融科技实现普惠金融“数智化”，提高业务效率，降低风险承担，扩大盈利空间 [27]。金融科技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地理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 [28]。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并呈现长期的缓解效果 [29]。金融科技显著地促进了金融创新 [30]，对区域研发创新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 [31]，而且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竞争驱动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提升商业银行效率 [32]。
[bookmark: _Hlk88506984]从宏观层面而言，近年来，特别是在银行支行有限但手机使用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中，金融科技发展将加速数字支付和移动货币的使用。移动货币使得无银行账户的群体也能参与到金融活动中，从而增加金融包容性 [33]。从长远来看，Rogoff [34]认为由于数字支付的增长，国内对货币的需求将下降，而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可能会改变整个货币体系 [35]。金融科技增强贷款规模和利率对市场利率的敏感程度，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利率），但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 [36]。金融科技显著提升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 [37]，还可通过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路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38]，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存在地理空间和产业属性异质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投资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理论层面看，金融科技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践层面看，金融科技通过提升传统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推脱虚向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客观条件 [39]。金融科技发展还会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40]。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的融合将会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强化传统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效应 [4]。除此以外，长远来看，金融科技还能缓解收入不平等 [41]，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农民生活富裕 [42]。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金融科技对家庭财务状况、家庭贷款、家庭投资行为、家庭投资组合、家庭幸福感等的影响。中观层面：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银行信贷结构、银行盈利水平、银行经营绩效、资本市场信息效率、银行业竞争、企业融资约束、发创新效率和商业银行效率等的影响。宏观层面：金融包容性、货币政策效果、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实体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集聚效应、收入不平等和农民生活富裕等的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考虑金融科技发展存在的地区差距、空间异质性以及收敛性特征，为此，本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金融科技区域差距及收敛性的研究，以期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2  数据、方法与策略
2.1 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1）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金融科技是指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目前金融科技衡量方法主要有文本挖掘法 [43]，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44]，百度搜索指数 [18]和百度新闻高级检索 [30]。从现有方法来看，文本挖掘法能够较快获取到时间序列数据，但对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获得性较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金融科技同属于一个谱系，金融科技覆盖的范围更广，包括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未能全面反映金融科技发展状况。百度指数获取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都比较便利易得，但未能收录反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部分重要关键词。百度新闻高级检索方法收索关键词的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给金融科技度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此，本文运用Google新闻作为基本网页基础，采用Python爬虫技术爬取反应金融科技发展的关键词，共爬取2011-2020年中国各省（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虚拟现实、语音识别、在线支付、移动支付、NFC支付、第三方支付、直销银行、互联网银行、电子银行、网络银行、网银、网络贷款、网贷、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机器学习、流计算、商业智能、深度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数字货币、网联、物联网、移动互联、征信、智能客服、自然语言处理、金融科技、知识图谱、图计算、隐私保护、智慧营销、风控、反欺诈、智慧决策、智能合约、零知识证明、跨链技术、分布式账本、交易结算、虚拟资产、数字钱包、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零售金融、数字银行、反洗钱、身份认证、物联网应用、对话界面、市场测算、自动化交易、去中心化金融、证券借贷、边缘计算61个关键词。数据收集整理完成以后，为了排除新闻频数差距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无纲量化处理，然后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指标权重，最后采用欧氏距离指数法计算金融科技综合指数。

[bookmark: _Hlk58690556]2.2 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


基于Dagum [45]的研究及分解方法在推导子群之间发展不平衡对整体基尼系数的贡献中起着重要作用。假定n表示省份个数，k为区域个数，为第j（h）个内部省市个数，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科技发展的均值。为了更好地对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进行概述，我们首先介绍一些有益于分解的公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式（1）为Dagum [46]定义的整体基尼比率，其中是整体的基尼均值差，即n x n个经济单位的二元组合之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差的绝对值的均值。为第j个地区中金融科技发展的基尼平均差，为第j个地区和第h个地区之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平均差异。表示第j个地区内省份个数与总体省份个数的比重和表示第j个地区内省份个数与金融科技发展均值的乘积占总体省份个数与总体金融科技发展均值的乘积的比值，是与地区之间的均差，的一个kxk对称矩阵，P是的k阶列向量，为p的转置。S是的k阶列向量，是当时在地区中的基尼比的一个kxk对称矩阵。j，h =1，2，...，k。为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的差值，是第h（j）个区域的累积密度分布函数，为一阶矩，是第j、h个区域中所有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为第j、h个区域之间入金融科技发展的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Dagum [47]利用子群分解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具体公式如下：

                           （11）

                             （12）

                （13）

          （14）



[bookmark: _Hlk58690673]G为整体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式（12）衡量区域内金融科技发展差异对整体基尼系数G的贡献；式（13）测量区域之间扩展的金融科技发展差异对整体基尼系数G的净贡献；式（14）衡量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对整体基尼系数G的贡献。

2.3 收敛性研究方法




金融科技具有显著的空间地理效应 [28]，一定程度说明金融科技具有地理上的发展差距。金融科技发展虽然缩短了信息交流距离，但地区间资源禀赋及金融资源的差异，使得地区间金融科技存在逐渐收敛抑或发散的特征，而且极容易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可能存在发展上的趋同。Barro和Sala-Martin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构建经济收敛性模型，收敛依据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而得名。参考刘明等 [48]和吕承超等 [49]对收敛模型的设计，本文构建的绝对收敛模型如式（15）：

            （15）
















其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各省会之间的距离（W1）和省会之间实际交通时间（W2）来构建地理空间权重矩阵，构建方法为：。一阶空间对数增长率可用于刻画一阶空间相邻区域的对比关系，反映所观察地区与其相邻地区的差异性。为某个省份t时刻样本观察值形成的向量，为一阶相邻地区观察值的平均值，为常数项。用于控制个体特征，用于控制时间特征，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从式（15）的经济学意义而言，随着相邻地区向中心地区的不断靠近，相邻地区的的取值会越来越高，取值越来越小，中心地区与相邻地区的差异会越来越小，金融科技发展处于空间收敛状态，即与呈反方向变动，因此回归估计系数为负值。可以发现，当时，金融科技发展呈空间收敛状态，且越大，收敛速度越快。当时，金融科技发展呈空间发散状态。

3  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区域差异及其根源
3.1 金融科技发展的基尼系数
[bookmark: _Hlk89085317]图1汇报了2011-2020年中国及三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10年间中国整体范围的基尼系数在均值为0.544的上下范围波动，表明中国整体范围金融科技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大，但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协调性逐渐趋于合理，整体差距逐渐缩小。从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的基尼系数来看，东部与整体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从具体的基尼系数来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略微小于整体基尼系数，10年间的基尼系数在均值为0.50的上下范围波动。中部地区基尼系数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表明中部各省间没有明显的差距，发展比较均衡，2011-2020年中部地区基尼系数均值为0.282。西部地区基尼系数整体上趋于下降，西部地区内部协调性增加，基尼系数在均值为0.438的范围上下波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处于全国基尼系数的均值以下。根据中国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以及中国各区域实际发展情况来看，金融科技发展虽然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物理距离的局限性，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考虑到区域间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网点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金融科技发展会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得到快速发展，而后逐渐辐射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时以更便捷地方式，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服务门槛将金融产品扩展至农村地区，使得农村区域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得到提升。各区域内的居民使用移动支付、数字理财、互联网支付等金融产品的覆盖面更加广泛，使用金融科技服务的差距逐渐下降，使得各区域总体上基尼系数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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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三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3.2 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间差异
图2汇报了2011-2020年中国三大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各区域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最大，与其他区域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有着大量的人力资源积累，良好的金融资源优势和金融投资环境，各方面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为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金融科技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不完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来人才引进显得乏力，因此制约了金融科技发展。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差距比较小，由2011年的0.434下降到2020年的0.343，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2020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大体趋势相同，显然，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中部与东部地区，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渐趋同，地区间发展更加协调，有利于持续发展。原因在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地区间获取资源的成本差距在缩小，增加地区间资源共享，使得地区间发展差距缩小。同时，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技术”与“普惠”的双重属性，金融科技发展前期技术效应大于普惠效应，而后期逐渐发展为以普惠为主的金融服务，立足于服务中国各服务群体，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居民使用金融科技服务需要有一定的金融知识，也需要互联网的支持，在东部较为发达区域，整体的互联网覆盖率较高，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整体的教育水平也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较好的金融投资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居民接触金融产品的时间，从事金融投资理财，使用投资APP的经历比较丰富，在出现新的金融科技产品时，能够及时掌握并理解新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收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一方面由于缺少金融知识，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接触到金融产品时由于不理解或风险厌恶会产生自我排斥，所以在金融理财等投资业务上，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具有较强的学习效应，加上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偏远地区的居民能够通过返乡回流人员的口口相传，使得其逐渐接触到金融产品，而后慢慢了解并进行投资，所以区域上会形成使用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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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三大区域间金融科技发展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3.3  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根源
从基尼系数分解及其各差异根源贡献度的变化来看，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科技发展失衡的内在原因不断变化（见图3）。10年间，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均值为56.79%，处在主要地位，2011-2020年间虽然不断波动，由2011年的56.76%上升到2020年的59.51%，但数值仍然在45%以上，表明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是我国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超变密度贡献一般用于分辨区域间重叠交叉特征，虽然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会高于位于东部地区的某些省份。超变密度贡献由2011年的12.93%下降至2020年的11.63%，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但至少都在8%以上，最高可至22.45%。区域内差异贡献总体上表现出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30.32%下降至2020年的28.86%，表示各区域内部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距逐渐下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金融科技发展差距来源主要还是在于区域间的差距，而同一个区域内由于居民使用的金融科技服务基本上大同小异，呈现出趋同的特征，加上同一个区域的居民语言，习俗，生活习惯比较接近，更容易交流，在金融理财，投资等领域趋向于购买同类型产品，所以同一个区域内居民使用金融产品基本相似或相同，区域内差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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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三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差异根源的变化趋势

4  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收敛性分析
[bookmark: _Hlk89085645]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演化过程的异质性是产生区域差距的主要根源，在不同的时期内区域差距的表现特征会有所差异。为探究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收敛性特征，同时考察地理因素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及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金融科技发展的收敛性。本文基于空间地理距离矩阵和实际交通时间距离矩阵构建空间β绝对收敛模型，并结合2011-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行β参数估计。为考察不同时期收敛性动态变化情况，时期划分为“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两个时期。表1汇报了中国整体及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收敛性情况。从整体视角来看，无论是何种空间权重矩阵，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现出空间β收敛特征，β参数估计系数均大于零，参数估计结果表明考察样本期间内金融科技发展始终处于收敛状态，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外围区域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心区域在样本区间内存在明显的差距，且中心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的增长速度低于外围区域，随着金融科技发展的提升与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金融科技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欠发达地区不断向发达地区追赶，区域间表现出一定的收敛状态。
[bookmark: _Hlk89085723]从中国三大区域的视角出发，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均存在明显的差距，但东部和中部区域的β估计系数均大于零，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均处于收敛状态，且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β估计系数均小于零，处于发散状态。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内部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区域内各省份间资源禀赋、财政实力、耕地面积、生产要素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地区内金融科技发展趋同特征不太明显。对中部地区而言，收敛速度与全国整体比较接近，主要由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随着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中部地区内部追赶比较明显。东部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收敛速度比较慢，主要在于东部地区内各省份发展差距相对较小，省份间各种资源条件也相对比较接近，中心区域的辐射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较好的领头作用，因此收敛速度相对较低。

表1  金融科技发展收敛性的参数估计结果
	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W1
	空间权重矩阵W2

	模型参数
	截距项
	

	β
	截距项
	

	β

	全国
	估计值
	-10.43
	-0.132
	0.142
	-6.532
	-0.143
	0.154

	
	Z统计量
	-24.74
	-2.12
	——
	-41.93
	-2.29
	——

	东部
地区
	估计值
	-9.899
	-0.0819
	0.086
	-5.784
	-0.0833
	0.087

	
	Z统计量
	-16.23
	-0.89
	——
	-26.71
	-0.91
	——

	中部
地区
	估计值
	-10.52
	-0.136
	0.146
	-6.684
	-0.118
	0.126

	
	Z统计量
	-22.15
	-1.91
	——
	-37.96
	-1.66
	——

	西部
地区
	估计值
	-12.23
	0.0306
	-0.030
	-7.638
	0.0197
	-0.020

	
	Z统计量
	-18.25
	0.32
	——
	-29.37
	0.21
	——



[bookmark: _Hlk85985022][bookmark: _Hlk89025079]表2汇报了中国整体及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收敛性情况。从中国整体视角来看，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不同时期，金融科技发展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特征，“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参数β的估计系数均大于零，表明不同发展时期金融科技发展均处于收敛状态。“十二五”时期参数β估计值要高于“十三五”时期的参数估计值，“十二五”时期的收敛速度较快。从三大区域的视角来看，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金融科技发展的收敛速度和状态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与中国整体的收敛性比较类似，“十二五”时期较之于“十三五”时期，其收敛较快。表明随着东部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度重视，使得发展农业时不得不摒弃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而这些企业大多在外围区域，使得外围区域发展乏力，向中心区域追赶的速度变缓。中部地区“十二五”时期参数β估计值明显高于“十三五”时期的参数估计值，收敛速度整体上有所下降，且收敛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十二五”时期处于发散状态，“十三五”时期趋于收敛。金融科技发展欠发达地区会越来越趋近于发达地区，中心区域对外围区域的辐射作用加强，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比较滞后，实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技术、人才溢出效应和自身“干中学”的正外部性，促进区域内协调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使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加快，不断向发达地区靠拢。

表2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不同时间段绝对收敛的参数估计结果
	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W1）

	时间段
	2011-2015
	2016-2020

	模型参数
	截距项
	

	β
	截距项
	

	β

	全国
	估计值
	-5.784
	-0.981
	3.963
	-9.122
	-0.284
	0.334

	
	Z统计量
	-5.74
	-5.65
	——
	-12.46
	-2.90
	——

	东部
地区
	估计值
	-5.020
	-0.987
	4.343
	-9.210
	-0.159
	0.173

	
	Z统计量
	-3.06
	-3.38
	——
	-8.21
	-1.04
	——

	中部
地区
	估计值
	-5.631
	-1.045
	——
	-9.795
	-0.216
	0.243

	
	Z统计量
	-4.55
	-4.51
	——
	-12.97
	-2.03
	——

	西部
地区
	估计值
	-13.16
	0.179
	-0.165
	-10.95
	-0.130
	0.139

	
	Z统计量
	-6.94
	0.58
	——
	-9.28
	-0.85
	——

	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W2）

	时间段
	2011-2015
	2016-2020

	模型参数
	截距项
	

	β
	截距项
	

	β

	全国
	估计值
	-5.693
	-0.986
	4.269
	-5.861
	-0.306
	0.365

	
	Z统计量
	-23.61
	-5.90
	——
	-19.30
	-3.10
	——

	东部
地区
	估计值
	-4.953
	-0.997
	5.809
	-5.429
	-0.162
	0.177

	
	Z统计量
	-13.90
	-3.43
	——
	-12.11
	-1.06
	——

	中部
地区
	估计值
	-5.913
	-0.968
	——
	-6.338
	-0.195
	0.217

	
	Z统计量
	-24.25
	-3.97
	——
	-21.67
	-1.83
	——

	西部
地区
	估计值
	-7.842
	0.116
	-0.110
	-7.024
	-0.151
	0.164

	
	Z统计量
	-15.60
	0.40
	——
	-13.71
	-0.99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bookmark: _Hlk89086661]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方法对金融科技发展的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将Dagum基尼系数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和超变密度贡献，以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区域差异及产生差异的根源。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β收敛模型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主要结论有：
第一、中国整体范围金融科技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大，但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协调性逐渐增强，整体差距逐渐缩小。各区域间的金融科技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第二、2011-2020年间，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均值为56.79%，处在主要地位，区域间净值差异贡献是中国各省份金融科技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三、从中国整体视角来看，无论是何种空间权重矩阵，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现出空间β收敛特征，考察样本期间内金融科技发展始终处于收敛状态。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在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均存在明显的差距，且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发散状态。第四、从中国整体来看，“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均处于收敛状态，且“十二五”时期的收敛速度较快。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金融科技发展的收敛速度和状态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基于区域差异和收敛性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首先，构建金融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金融科技发展具有很强的趋同特征和空间收敛性，能够促进金融业革新，保证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发展一方面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鼓励创新，引导金融科技与金融业的有效融合，使金融科技发展更好地惠及到广大群体，在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同等的条件，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享受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福祉。同时由于金融科技发展迅猛，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但也会因此带来投资风险，为此要积极地营造良好的金融科技发展环境，规范金融科技发展市场，防范金融风险。其次，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构筑具有特色的金融科技与产业融合。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比较大，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契机，加速地区间信息流动，解决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构建区域金融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地区间净值差异贡献是地区间差距的主要根源，应强化邻近地区间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地区间“点、线、面”的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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